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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於 1990 年投身學術界，專門研究英語教學及教育政策，見証了香港高等教

育的發展高峯期和收縮期。回歸前，香港的大學或有不理想的地方；但是，整體

來說，水準不斷提高及發展，甚至個別大學或院系已登上世界一流學府的水準。

自回歸以來，大學文化不斷在蛻變。以下是本人觀察到的六點變化：（一)政府向

大學削資，實任制幾乎名存實亡，合約制教學人員受到多方制肘；（二) 大學削

資和大學薪酬與公務員薪酬機制脫鈎的後遺症是取消全體增薪點和薪酬與「表現

｣掛鈎，而「表現｣可以是很主觀的判斷，全賴你與上級的關係；（三)大學是學術

機構，理應是學術主導，如今卻變得行政主導，行政人員凌駕於學術人員之上，

並不斷強化其管治權，結果造成要向權力靠攏的趨勢；（四)研究撥欵變得政治

化，政府透過撥欵監控各大院校。某些研究基金（如優質教育基金)被當權者壟

斷；院校間或同行間為了爭奪資源，不惜互相傾軋，只會惠及於「自己友｣；（五) 

研究成果重量不重質，學術人員每年都在盤算是否能達標；（六)在重重制肘下，

學者變得襟若寒蟬，知識份子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蕩然無存。 

 

導致以上現象的原因為何？除了短暫的經濟衰退因素外，最主要是市場化和政治

化两股力量。市場化追求成本效益，但辦教育和學術不能這麽短視，把市場化概

念引進大學絕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傳統上法律賦與香港的大學獨立自主的超然

地位，回歸以來高等教育逐步陷入政治化的旋渦，教育管治走向集權化，教資會

不斷向大學收權，而最諷刺的是教統局又向教資會收權，教資會從最初的「中介

人｣角色蛻變為「干預的監察者｣角色（請參閱附文) ，現更淪為教統局的附庸。 

 

從教院事件到其他院校學者（包括本人)的經驗，顯示大學的核心價值（即學術

求真理，堅持真理)正在消失，學術自由空間不斷收窄，院校愈來愈無法自主。 

 

本人希望立法會能正視這個危機，徹查教統局是否濫用權力，扼殺學術自由和院

校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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